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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一、从佛教到 “像教”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 6世纪的印度，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

教的教义、教理博大精深，充满智慧和友善，在信仰社会中传播
迅速。佛教在创立之初是没有佛像的。佛教记载，两千五百多年
前，释迦牟尼在世时反对印度婆罗门教的偶像崇拜，佛教徒们遵
循了佛祖的教诲，故佛教在产生后的最初 600 年间没有佛像出
现。公元 1世纪之前，在印度阿育王时代 ( 公元前 272－232) ，

摩诃菩提寺中塑造了佛座，那是关于佛陀的最早的象征形式，而
佛像的出现则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了。

关于历史上佛像诞生的时间有多种论断，研究者根据不同的
考证、研究提出自己的判断，其中最早的说法认为佛像产生于公
元 1世纪左右①。无论是在哪一种论断中，研究者都非常注重考
察佛像中所具有的民族性特征。我国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是国内
第一座石窟寺，洞内佛像所具有的雅利安人的面貌特征证明了佛
教由东向西传播进入我国的传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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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年来关于佛像起源的研究，比较成熟的主要有 5种观点: 希腊影响说、秣
菟罗起源说、罗马影响说、马歇尔说和高田休说。参见宫治召: 《近年来关于佛像起
源的研究状况》，《敦煌研究》，2000年第 2期，74～82页。



佛教传播的历史就是石窟造像发展的历史。自公元 3世纪石
窟艺术传入我国开始，石窟艺术就随着佛教的发展逐步延伸，直
到公元 13世纪，我国石窟的修建持续了 10个世纪之久。在总体
数量上，我国范围内 “石窟群地点的总数约在 1000 处以上，而
石窟洞和造像龛的数量很可能会超过 10 万”①。这些石窟群分布
在佛教传播的线路上，云冈石窟就坐落在佛教传播路线的北路:
从古称犍陀罗 ( 巴基斯坦北、阿富汗南) 经由中亚，越过帕米
尔高原进入西域 ( 新彊) ，再经河西走廊抵达中土，古称 “丝绸
之路”。这一线上聚集了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
积山石窟等，是佛教艺术的重要传播线路。如果把全国的石窟寺
分成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这三个大的自然区，则
云冈石窟处于中原华北地区。公元 5至 8世纪，这里是中国石窟
发展高峰期的中心区域，遍布采用石雕刻的手法制作的佛教造
像。佛教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与佛像的传播和教化作用密不可分。
如果说，佛教在东进②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碍，那么语言的障碍
就是最大的阻碍。4世纪以前的译经活动还不频繁，佛经还没有
真正起到主要的传播作用，此时，佛像无疑发挥了很重要的传播
作用。汉武帝夜梦金人的记载充分说明了佛像的这一功能:

( 汉武帝) 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
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
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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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常青: 《佛祖真容———中国石窟寺探秘》，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第 7
页。

阎文儒: 《中国石窟艺术总论》，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阎先生认为
拜城克孜尔的窟群，库车的库木土拉、森木塞姆、克子克拉罕等窟群的雕刻、壁画
的题材内容和窟形，以及甘肃地区由敦煌莫高窟到永靖炳灵寺、再到天水麦积崖的
造像和壁画的题材风格有着前后相继的关系，证明佛教石窟艺术的发展路线是由西
向东发展的。



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
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
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之跪拜，自此始也。①

佛像进入中国以后，佛教渐渐被人们所认识。随着译经活动
的逐渐开展，在“像”和 “教”相互推动下，佛教在中国社会
中广泛传播流行，佛像的建造也普遍化和规模化，佛像以像宏教
的功能也愈发强大，奠定了 “像教”的角色性地位。北魏时期，
“像教”已成为佛教传播、教化和信仰的主要方式。

二、石窟造像研究的多学科研究传统

石窟造像是雕塑的一种。在雕塑史上，从远古的器物雕塑开
始到现代装饰性雕塑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石窟造像在我
国雕塑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其数量众
多; 另一方面，大型石窟造像的开凿往往耗费庞大的物资，动用
众多优秀的技师与匠师。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个时代财力和
智力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时代历史真实的记录，因此，石
窟造像具有历史的意义和内涵。佛教石窟造像随着佛教艺术的发
展而产生，造像所承载的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是佛教艺术发展的
历史见证，造像所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是一个时代和民族的审美
情趣的物证，因此，石窟造像也具有艺术的特征与意义。此外，
无论是与先秦器物雕塑、纪念仪卫雕塑相比，还是与随葬明器雕
塑、赏玩装饰性雕塑相较，石窟造像都具有其他雕塑形式所没有
的特殊性———它具有人类群体性信仰的特征。它的出现使雕塑开
始具有宗教信仰的内涵与意义。石窟造像不同于一般艺术品。石

3

导 论

① 《魏书》卷 114《释老志》。



窟艺术伴随了佛教自身的发生和发展，以艺术的形式记录了佛教
的历史，它所蕴含的象征内容是特定时代形而上的宗教精神生活
的凝练。石窟造像是宗教崇拜的对象，对造像的供奉就是对佛的
供养，造像承载了宗教信仰群体的宗教情感，显示着人类宗教精
神的世界的生活; 造像所蕴含的宗教内容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
人对于宇宙、世界和人类自身的终极理解; 石窟造像是宗教信仰
的符号化，因此可以说，石窟造像同时具有历史、艺术、宗教的
特征和意义。

在石窟造像的研究上，主要存在 3种传统的研究视角: 历史
学的、宗教学的和艺术学的视角。历史学的研究将对象视为文
物，从历史考证出发，考察对象的时间、地点、发生、发展等客
观属性，还原对象的本来面貌; 宗教学的研究，以宗教文本为参
照对象，研究造像对于文本的具体阐释及其在宗教发生发展上的
阶段性特征; 艺术学的研究，则将对象作为艺术的发展成果，探
讨其表现手法及在艺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三种视角的理论
框架内，形成了诸多的研究成果。

作者将研究对象设定为云冈石窟造像，是由于云冈石窟本身
的特点决定的。云冈石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与敦煌石窟和龙
门石窟齐名，是第一个全部以石雕造像为内容的大型石窟群，石
窟特征最为鲜明。云冈石窟地处山西省大同市西，古时的大同是
北魏的都城“平城”，是北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从
北魏皇帝拓跋珪定都平城 ( 公元 398 年) 到孝文帝迁都洛阳
( 公元 493年) 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云冈石窟的主体部分得以修
建，时代性特征显著。从佛教传入的地理线路上看，平城地处北
传佛教向东传播的线路上，是佛教石窟艺术由西向东发展线路上
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佛教发展的时间向度上看，佛教自东汉末年
传入我国以来，经过前期的传播和发展后，在北魏时期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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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国化”① 进程的加速时期。云冈石窟造像是这一时期北
方宗教发展的见证者，是 “像教”的典型代表。汤用彤先生在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中谈到北朝造像是这样形容的:
“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饶益。故造像立寺，

穷土木之功，为北朝佛法之特征。”② 他用 “造像立寺”四字概
括出了北朝佛教信仰的特征。北魏时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信仰
之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上至统治阶层，下至贫民老百姓，皆参
与到造像活动当中来。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佛
教造像运动都不曾涉及如此广泛的社会层面。北魏佛教对于社会
的影响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是在特殊的
社会历史环境下发展成为 “像教”的，体现出像由教生、教因
像显的宗教逻辑。

此外，云冈石窟主体的修建时期正是太武帝灭佛后的佛教恢
复时期，时代特征明显。北魏平城时期又是拓跋鲜卑民族与汉民
族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段，当时居民成份复杂，宗教造像活动与政
治、民族、经济、文化密切相关，以宗教面貌出现的云冈石窟与
社会系统的其他要素处于千丝万缕的联系之中。因此，对云冈石
窟进行宗教社会学研究具有“像教”研究的典型意义。

国外对于云冈石窟的研究始于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的 《支那
山西云冈石窟寺》 ( 1903 年) 。日本考古界对于云冈石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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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所谓佛教中国化是指，印度佛教在输入过程中，一方面是佛教学者从大量
经典文献中精炼、筛选出佛教思想的精神、内核，确定出适应国情的礼仪制度和修
持方式，一方面使之与固有的文化相融合，并深入中国人民的生活之中，也就是佛
教日益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适应、结合，形成独具本地区特色的宗教，
表现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和中华民族传统精神面貌的特征。”方立天:
《魏晋南北朝佛教》，载《方立天文集》 ( 第一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413页。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 365～366
页。



兴趣由来已久，此后，又先后有木下木工、关野贞、常盘大定、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正雄、冢本善隆等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
石窟的修建年代和功能做出考证，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石窟考证方
面的论作，如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的 《山西云冈》、冢本善隆的
《“沙门统”昙曜年代考》等。其中，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合作
发表的 《云冈石窟》16 卷本 ( 1951 年) 是当时最为全面的论
著，迄今国内仅存 3套，但尚无中文译本，实属憾事。英国学者
斯坦因，法国学者沙腕、夏凡诺对云冈石窟也做过考察并做出早
期图解。外国学者对石窟的研究兴趣促进了国内学者对石窟的关
注。

国内学者中对云冈石窟最早展开研究的是陈垣先生。他在大
量实地研究的基础上，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云冈石窟寺作出论断。
袁希涛、周一良、白志谦、赵邦彦、宿白等对石窟佛像、碑记、
分期等问题相继作出了研究和考证。还有更多的学者对石窟的研
究更加具体，如戴蕃豫、常任侠、阎文儒、王恒等对石窟佛教艺
术的研究，郝树侯、李治国、丁明夷、陆屹峰、员海瑞、李雪芹
等对云冈历史的研究，宿白、赵一德、殷宪对云冈石窟文化的研
究，叶恭绰、周肇祥、周伟洲、刘建军等对题记的考证研究，肖
兴华对石窟乐器的民族学研究，张焯对与石窟相关历史人物作出
的考证，以及赵昆雨、李雪芹对造像服饰的研究等。此外，在建
筑学方面的研究也有部分成果问世，如梁思成、林徽因对云冈北
魏建筑的研究、王恒对石窟瓦顶建筑式样的研究等。

关于宗教的符号学研究目前在国内虽然起步较晚，但已有了
一些研究成果。詹石窗先生首先将符号学方法应用于道教研究，
发表了有关道教符号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在 《道教符号的艺术
象征》① 中，他在对道教符号分类的基础上，阐明了道教生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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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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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通过符号的象征作用而得以传递的机制; 在 《道教符号刍
议》① 中，他指出道教符号系统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子系统之间
存在相互转换的关系; 在 《符号学在宗教研究中的应用初探》②

中，他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符号学在宗教研究中的重要性，并
对宗教的符号学分类做出了重要的论述; 在 《论道教神仙形象
与易学符号之关系》③ 中，他勾勒出“易”与整个道教神仙体系
的“符号学”的对应关系。唐小蓉的 《图像中的信仰和信仰中
的图像———藏传佛教六道轮回图释义》④ 在通论意义上对佛教人
神鬼的三维世界观做出了理论模型，对藏传佛教六道轮回的因果
循环做出了理论解释。此外，孙凡的 《全真道仪式音乐的符号
意义》⑤ 从音乐符号学的研究角度指出，全真教音乐符号表达出
敬畏之情、清净之心和中和之意。

对佛教的符号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佛教石窟的研究上。在
中国三大石窟群当中，学界最为看重敦煌石窟的学术价值，对这
一研究对象投入了很多的关注和精力，成果也最为丰富。例如，
梁晓鹏的《莫高窟第 254 窟千佛文本的符号学分析》、《莫高窟
千佛图像的符号学分析》⑥，岳峰的 《莫高窟第 249 窟窟顶壁画
艺术符号研究》⑦，都是在艺术学研究的范围之内运用符号学方
法对于平面图像进行研究的成果。此外，还有从旅游的研究角度
探讨石窟的，如李宁的 《宗教符号的功能认知———旅游者同宗
教信徒的不同视角》⑧ 探讨了旅游者和信徒对宗教符号的不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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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 2期。
载《宗教学研究》1995年第 3期。
载《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 1期。
载《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 3期。
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 3期。
分别载于《敦煌研究》2005年第 2期和 2006年第 2期。
西北师范大学 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 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读视角，阐明了符号的多义性。

纵观之，对石窟造像的现有研究是在考古学、艺术学、历史
学、建筑学等学科角度上进行的，而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对
石窟造像进行研究尚属起步阶段。石窟造像具有意义的复合结
构，使用单一学科的视角分析显然不利于全面、科学地把握研究
对象。

三、石窟造像研究的宗教社会学路线

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石窟造像是信仰者的内心观念在
身外世界的投射与反映，是信仰者内在精神世界的外在物质显
现。造像以符号的形式记载了信仰者的信仰内容，并在造像的物
像形式中凝聚了佛教信仰社会的特征和信息。因为石窟造像活动
不但是社会生活中的宗教行为，也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要素相关联，相互交织、密不可分，所以，石窟造像不是单
纯的宗教现象或艺术成果，而是与构成先民精神、物质生活的社
会系统中其他要素相关联的社会生活。目前，国内外对宗教造像
的研究，在宗教、艺术、历史学科中已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成果，

但缺少严格意义上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宗教造像与社
会关系的专门成果。“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如果没有被放在
与其他方面的关系中考察，任何一方面也无法被理解。”① 综合
性学科视角的缺失，显然不利于我们对石窟造像形成全面、系统
的把握。所以，对云冈石窟造像进行宗教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的
价值和意义，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宗教的社会本质，理论家们有着独到的见解。马克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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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版，第 6页。



宗教有过著名的论断，他认为: “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①。在
颠倒的世界里，“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②，这种
“幻想的现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外在于人的异己力量。

他尖锐地指出了宗教对人自由的剥夺。马克思将宗教作为一种意
识形态，他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从阶级的角度出发认识宗教与社
会、政治、经济的关系。

实际上，宗教是包括了观念、组织、情感、行为的复杂体
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已然超越社会、政治、经济的范畴。杜尔
凯姆将宗教理解为与神圣物有关的信仰和实践。他由原始宗教展
开研究，去发现和论证宗教的社会性。他认为: “宗教表象是表
达集体实在的集体表述……如果种种概念起源于宗教，那么它们
必然分有一切宗教共有的因素，而且也必然具有社会性。”③ 但
是，由于他的研究 “局限于差别极其细微的社会，这也就阻碍
了他在确认其 ‘种种表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那种联系，是否
也适用于更加复杂的社会”④。韦伯将宗教描述为 “调节人类生
存的体系”。他研究的关注点是: “某种宗教观念对于一种经济
精神发展的影响，或者说对于一种经济体系之社会精神气质的影
响”⑤。他通过对于教派的考察，论证了基督教伦理精神对于资
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重点关注对群体宗教行为的研究。

笔者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认为石窟造像是现实世
界信仰者的宗教行为结果，也是信仰者对信仰世界的符号化建
构。在宗教社会学视野下的 “像教”研究，应当超越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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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第 45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第 452页。
转引自【意】罗伯托·希普里阿尼: 《宗教社会学史》，高师宁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74～75页。
【意】罗伯托·希普里阿尼: 《宗教社会学史》，第 78页。
【意】罗伯托·希普里阿尼: 《宗教社会学史》，第 78页。



治、经济的藩篱，形成对于“像教”信仰的全面、科学的把握。

故本书对佛教石窟研究，从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传统出发，坚
持宗教的本质在于人自身的基本观点，“用宗教作为钥匙去理解
生命”①，通过石窟造像的宗教社会学解读去把握人的宗教社会
生活。

从根本上说，造像是对宗教经典的符号表达。对造像的研究
就是对宗教符号的解读。符号学②认为，一切符号在意义指向上
都具有“能指”和“所指”的区别。造像符号的 “能指”是佛
教经典中的既定内容，“所指”则蕴含了 “像教”社会的信息。

这构成了对造像符号意义的两种解读方式: 宗教学与社会学的解
读。“能指”是前者的研究对象，而“所指”属于后者的研究领
域。本研究试图在运用符号学基本方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石窟
造像在宗教、艺术、历史等学科研究的成果，运用社会学的研究
方法和理论，探讨符号的 “所指”意义世界，对云冈石窟做出
宗教社会学角度的解读。通过这一尝试性的研究，本书试图回答
以下问题: 宗教社会学视角下的 “像教”具有怎样的特征?
“像”与“教”具有怎样的关系? “像”与 “教”之间具有怎样
的互动作用? 以上三个问题的答案将构成本书 “像教”论的主
要观点。

( 一) 符号学视域下的云冈石窟

本研究是基于对符号学基本理论运用和对石窟宗教符号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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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意】罗伯托·希普里阿尼: 《宗教社会学史》，第 12页。
符号学是 20世纪的主流思潮之一，在西方语言学基础上发展起来，是知识

分子反省自身载体工具的主流。符号学的分析方法是符号学发展的巨大成就，它源
自于索绪尔的语言学、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符号学直接
孕育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其反现代主义、反城市工业主义的主张，旨在瓦解
符号虚构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现出很强的意识形态特征。狭义的符号学，一般
仅指符号学的方法，此处的符号学是指狭义意义上的符号学。



类下的研究。
德国思想家卡西尔 ( Ernst Cassirer) 将人定义为 “符号的动

物”。他认为创造符号和使用符号是人所特有的活动，不同的符
号形态构成人类生活的不同世界，而人类文化、文明的诸形态是
人类符号活动的显现。石窟造像即是卡西尔所说的符号形态之一
种，在符号的创作过程中，创作者用具体的雕塑形象承载他们的
宗教思想意识，雕塑又以直观的符号形式展现在观者面前，表达
与传递意义。

现代符号学的两位奠基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 Ferdinand de Saussure) 和美国哲学家皮尔斯 ( Charles Sanders
Peirce) ———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符号构成理论。索绪尔认为，符
号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符号呈现的形式，即 “能指”; 二是
符号再现的观念，即 “所指”①。皮尔斯认为，符号的构成有三
部分的内容: 符号采纳的形式，即 “再现”; 符号组成的感觉或
意义，即“解释”; 符号所指的事物，即 “物象”。皮尔斯在索
绪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意义阐释者的能动的创造性作用。不
论是哪种观点，都涵盖了符号所具有的两层最基本的结构: 形式
与意义。对于宗教造像而言，其符号同样具有双重的结构，造像
符号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联是通过象征过程来完成的。“象征”
在古希腊文中原本是指一件器物，比如木板，分成两半，两个朋
友各执一半，再次见面时合成一块以示友爱，于是木板成为友爱
的信物。由此器物被引申为某种观念的代表。因此，“象征”意
味着意义的转换，象征物在这种转换中被赋予了原本所不具有的
某种意义。造像符号是通过象征过程来传递意义，从而实现对人
的意义表达的; 同样，观者也是在造像符号的指示下实现对意义
的理解的。象征的方法原本是文艺创作的一种手法，“它通过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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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第 100页。



一特定的具体形象来表现与之相近或相似的概念、思想和感情。
象征形象由于反复使用，便逐渐带上了相对稳定的象征意义。”①

在宗教艺术的领域里，宗教符号的象征意义同样具有稳定性，这
成为宗教象征系统得以建立的条件之一。并且，宗教造像符号的
象征意义只有在特定的宗教象征系统中才具有这种稳定性，在同
一象征系统中，同类的符号具有意义结构的相似性。

詹石窗先生认为，对宗教符号进行分类是符号学研究的基
础，不同的标准下宗教有不同的分类。他首次从符号学的角度给
予宗教以明确的类型划分: 如果以宗教符号象征意义的认可范围
为标准，宗教形态可分为地区性符号意义的宗教形态和世界性符
号意义的宗教形态 ( 后者包括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
教) 。宗教形态是由一定的宗教元素组合而成的，各种宗教元素
可以看成是符号单元或者记号群体。由此，在同一宗教形态下，
宗教符号元素又可划分成为宗教的语言符号元素、非语言符号元
素和混合型符号元素三种。宗教的语言符号元素，顾名思义，主
要是指以口头或书面语言为表达方式的宗教语言符号; 宗教的非
语言符号元素包括非语言的自然符号元素 ( 如神鸟) 和非语言
的人工符号元素 ( 如庙宇、法器) ; 宗教的混合型符号元素同时
兼有语言符号元素和非语言符号元素的特征，它以宗教仪式作为
分类代表。

云冈石窟是符号的复合系统，包含了两种宗教符号元素: 非
语言符号元素和语言符号元素。其中，非语言符号元素由以下两
种形式存在的符号构成，一种是信仰空间符号，主要包括石窟所
依附的武周山和大大小小的石窟; 另一种是石窟表形符号，包括
了云冈以佛教人物、动物等为主题的各类佛教造像。云冈石窟语
言符号元素主要是指以文字雕刻形式留存的文字符号，即造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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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高教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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